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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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

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 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

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 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

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 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
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

城别离主题的意趣。 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
“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

西行的唐诗之路。 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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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是唐之都城，也是全国交通的中心与枢纽，
由都城长安延展向四方的交通线，大致在长安的东

郊、西郊形成两个重要的征行起点，即灞桥与渭城。
“灞桥”位于长安之东，是出长安东行、南下与北上

的饯行之地；“渭城”位于长安之西北，为唐人西行

及西南行的祖帐之所。 由于唐人离开长安以东行、
南下与北上者居多，故因“灞桥”形成的“灞上折柳”
“灞陵伤别”等具有符号特征的别离意象，在唐人诗

歌创作中出现频率颇高。 相较而言，西出长安的

“渭城”意象则显得较为逊色。 但是，如果从“渭城”
作为诗歌意象的生成演变与经典化来看，其意义仍

值得关注与重视。 本文拟从“渭城”由一个地域空

间到诗歌意象的演变及其在唐、宋的经典化过程展

开讨论，追溯这一文学意象的生成与演变历史，并进

而阐释其在唐代长安诗路文学意象建构中所具有的

意义。

一、渭城：一个蕴含丰厚的地域空间

“渭城”首先是一个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名，
其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存在，要比其作为文学意象

的历史久远得多。 “渭城”乃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

朝秦都之旧地，就使得这一地理名称及其所包含的

地域空间，较之一般的地名，更富有历史文化蕴含。
“渭城”之名，与流经关中的渭河密切相关，或

者说，是因濒临渭水而得名。 在中国历史上，由渭河

等河流冲积所形成的关中平原，以山河形胜、物产丰

饶而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①，因此它也就成为中

国古代几个重要王朝的定鼎之地。 就其作为大一统

王朝的都城而言，则是从秦开始的。 不过，秦之都

城，本名咸阳，自汉武以后，“渭城”之称始有取咸阳

而代之之势。 至唐代， “渭城”亦兼有唐都城长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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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经过秦、汉、唐三代，“渭城”这一特定地理场域

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与世事沧桑，不断地丰富着其文

化含量，从而使得这一地域空间的内在蕴含愈来愈

丰厚。
秦原为地处边陲的小国。 《史记》记载，秦之先

大业（伯益）为帝颛顼之裔孙女修之后，至大费，舜
赐姓嬴氏。 周孝王时，其先祖非子以善于蓄养马，赐
邑于秦（今甘肃天水境内），不过其时尚不为诸侯所

重。 周幽王时，西戎与犬戎伐周，秦襄公将兵救之，
因而被周室封为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秦始与诸侯

通聘享之礼。 此后，经缪公之经营、孝公之变法，以
及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的扩张，至庄襄王时，乃威震

六国，有问鼎天下之势。 至嬴政，秦之一统天下，可
谓是水到而渠成。 诚如贾谊所云：“及至始皇，奋六

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

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南取百

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

下吏。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 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 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
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
陈利兵而谁何？” ［１］

在秦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其都城也经历多次迁

徙。 前后所历，分别有秦襄公二年（公元前 ７７６）之
“徙都汧”，秦文公四年（公元前 ７６２）之卜居“汧渭

之会”，秦宪公二年（公元前 ７１４）之徙居平阳，秦德

公元年（公元前 ６７７）之卜居雍，秦灵公元年（公元前

４２４）之“居泾阳”，秦献公二年（公元前 ３８３）之“城
栎阳” ［２］ ，定都咸阳，则始于孝公之时。 史载“（孝
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 ［３］２０３。

自献公后，秦历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

王、庄襄王，其都城咸阳虽不断有所扩建增修，但大

规模的宫殿营建，则在嬴政即位及其统一天下之后。
在统一过程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

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

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３］２３９。 统

一之后，秦则“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 ，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

十二万户。 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 ［３］２３９。
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 ２２０），“始皇巡陇西、北

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

为极庙，象天极。 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 筑

甬道，自咸阳属之……” ［３］２４１。 此后咸阳宫殿之营

建，更是穷奢极欲。 《三辅黄图》称：
　 　 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

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 渭水贯都，以象天

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

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 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
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

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

馆，相望连属。 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
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４］６－７

而最为引人瞩目的，应是朝宫之营建，史载：
　 　 （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
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周驰为阁道，自殿

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巅以为阙。 为复道，自
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也。 阿房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 作宫阿房，
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
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 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
地材皆至。 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３］２５６

朝宫营建，因工程浩大，故先建前殿阿房宫。
《三辅黄图》谓：“阿房宫，亦曰阿城。 惠文王造，宫
未成而亡。 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 离宫别馆，
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 表南山

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 ［４］１４据史载，尽管阿

房宫可能是在秦惠文王所建宫殿基础上的扩建，但
因其豪奢宏丽，至始皇崩殂，犹未竣工。 逮至二世即

位，复继修之，终致秦之覆亡。
秦亡之原因，贾谊《过秦论》中以为是“仁义不

施，攻守之势异也” ［１］２２３７，而所谓“仁义不施”，亦
即不恤民力、穷奢极欲，终致“残虐以促期” ［３］２９２。
“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 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

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
益骄固。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５］ ，
杜牧之慨叹，代表了后世对秦覆亡之因的认识。

秦以数代之力所建的咸阳城，虽在中国古代都

城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但也因秦的暴政而成为天

下怨愤之所集。 秦末项羽一炬，咸阳之宫阙化为灰

烬。 咸阳从此不仅成为废都，同时亦成为后人吊古

之场域。 面对这个昔日既以宏伟壮丽著称，同时又

是暴君骄奢淫逸象征的都城遗址，人们留下的是无

尽的叹惋与莫可名状的复杂情怀，正如许浑《咸阳城

东楼》所称：“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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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缘于秦末都城咸阳的被毁以及人们的复杂

情怀，汉人定都关中后，重建新的都城，咸阳之名也

逐渐被“渭城”所取代。 《汉书·地理志》“渭城”注
云：“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为新城，七年罢，属长

安。 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 有兰池宫。 莽曰京

城。” ［６］１５４６《括地志》亦云：“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
雍州北五里，今咸阳县东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
秦孝公以下并都此城。 始皇铸金人十二于咸阳，即
此也。” ［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更为周详：

　 　 咸阳县，本秦旧县也，孝公十二年于渭北城

咸阳，自汧、陇徙都焉。 秦自孝公、惠文、悼武、
昭襄、庄襄王、始皇、胡亥并都之。 始皇二十六

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钟 ，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庭中。 徙天下豪富于咸

阳十二万户。 每破诸侯，仿其宫室，作之 ［咸

阳］北坂上，以所得诸侯美人钟鼓充之。 咸阳

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土木皆被绨绣，
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至。
胡亥时，天下叛秦。 汉元年，秦王子婴降汉，项

羽引兵西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

灭。 及汉兴，以为渭城县，属右扶风。 按秦咸阳

在今县东二十二里，汉渭城县亦理于此，苻坚时

改为咸阳郡。 后魏又移咸阳县于泾水北，今咸

阳县理是也。 隋开皇九年，改泾阳为咸阳，大业

三年废入泾阳县。 城本杜邮也，武德元年置白

起堡，二年置县，又加营筑焉。 山南曰阳，水北

曰阳，县在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阳。［８］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徙天下

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至汉代，咸阳之北原，又被

选为西汉帝王的陵寝之地。 西汉十一帝，除文、宣二

帝葬于长安之东外，其余皆葬咸阳北原。 自西而东

分别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
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及景帝阳陵。
汉帝陵在营建时，亦有徙豪富功臣家于帝陵之举。
《关中记》记载：“诸陵……徙民置县者凡七，长陵、
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 陵县属太常，不隶郡

也。” ［９］１１９《汉书·地理志》亦云：“汉兴，立都长安，
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 后世徙

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 盖亦

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６］１６４２惠帝之安陵营

建时，尝“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

戏，故俗称女啁陵也” ［９］１１０。 诸陵中，长、安、阳、
平、茂五陵，影响尤大。 五陵豪富的汇聚，也使此地

风俗为之一变。 班固尝谓：“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

纯。 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

通奸。 ……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
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

靡，送死过度。” ［９］１６４２而五陵之子弟，多因富贵豪奢

而倚势横行。 其或探丸借客，作奸犯科；或斗鸡走

马，豪侠相尚。 由此，“五陵侠少”亦成为渭城特有

的标志符号。
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之都城，西汉时

又因为诸帝陵寝所在而豪富聚集，渭城因此也成为

一个具有独特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 至唐，因为都

城长安与秦都咸阳（渭城）及汉都长安的位置相近，
渭城与唐人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 当唐代诗人流

连往返于这一场域时，渭城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就为

其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可供表现的主题选

择，唐诗中的“渭城”意象，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的

面相。 但同时，随着经典作品的传播，“渭城”意象

的意义指向逐步向定向化发展，而其经典化的历史

亦由此而起步。

二、“渭城”咏唱：唐人的渭城诗与
《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

　 　 “渭城”成为一个诗歌意象是比较晚的。 就目

前所见文献看，在唐代之前，仅有一首诗歌涉及“渭
城”②。 自唐代始，“渭城”在诗歌中才开始有了较

多的表现。 不过就数量而言，亦不算多。 唐诗中涉

及“渭城”者，约有 ２０ 位诗人的诗作 ２６ 首（两首重

出，去其重则为 ２４ 首）。 具体情况见表 １。
从唐人关涉“渭城”意象的诗歌来看，其题材内

容与主题较为广泛，大致有田猎、送别、酬赠、羁旅、
音乐、怀归、怀古、胜地、写景等。 这表明，唐人涉及

“渭城”意象的诗歌所寄寓的情思是丰富多样的。
这一方面与“渭城”这一地理空间原本文化蕴含的

丰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诗人因所处情境的差异而

引发的感受不同有关。 就表现主题意旨的丰富性而

言，则首推崔颢的《渭城少年行》。 崔诗云：
　 　 洛阳三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 扬鞭

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 驿使前日发章

台，传道长安春早来。 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

里花正开。 念此使人归更早，三月便达长安道。
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江边。 万户楼台

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 秦川寒食盛繁华，游
子春来不见家。 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

半斜。 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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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 双双挟弹来

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 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

白马谁家宿。 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

家。 小妇春来不解羞，娇歌一曲杨柳花。［１０］３０４
表 １　 唐诗所涉“渭城”意象诗歌及作者表

序号 姓名 诗题 诗歌主题或意象功能 作者时代 出处 备注

１ 王维 《观猎》 田猎 盛唐 《全唐诗》卷 １２６

２ 王维 《渭城曲》 送别 盛唐 《全唐诗》卷 １２７ 一作《送元二使安西》。
集本题即同一作

３ 崔颢 《渭城少年行》 多重主题 盛唐 《全唐诗》卷 ２４、卷 １３０

４ 李白 《送别》 送别 盛唐 《全唐诗》卷 １３７ 与岑参诗重出，
诗题与诗句个别字有异

５ 岑参 《送杨子》 送别 盛唐 《全唐诗》卷 ２００ 与李白《送别》重出

６ 岑参 《首春渭西郊行
呈蓝田张二主簿》 酬赠 盛唐 《全唐诗》卷 ２０１

７ 韩翃 《送李明府赴滑州》 送别 中唐 《全唐诗》卷 ２４３

８ 独孤及 《同岑郎中屯
田韦员外花树歌》 胜地 中唐 《全唐诗》卷 ２４７

９ 杨凝 《夜泊渭津》 羁旅 中唐 《全唐诗》卷 ２９０

１０ 刘禹锡 《与歌者何戡》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 ３６５

１１ 李贺 《金铜仙人辞汉歌》 符号性地名 中唐 《全唐诗》卷 ３６５

１２ 白居易 《南园试小乐》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 ４４９

１３ 白居易 《和梦得冬日晨兴》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 ４５１

１４ 白居易 《对酒五首》其四 音乐 中唐 《全唐诗》卷 ４５１

１５ 周贺 《送李亿东归》 送别 晚唐 《全唐诗》卷 ５０３

１６ 张祜 《猎》 田猎 晚唐 《全唐诗》卷 ５５０

１７ 温庭筠 《送李亿》 送别 晚唐 《全唐诗》卷 ５７８ 题一作《忆东归》，
于周贺重出，题稍异

１８ 温庭筠 《偶题》 胜地 晚唐 《全唐诗》卷 ５７８

１９ 温庭筠 《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 酬赠 晚唐 《全唐诗》卷 ５８３

２０ 李昌符 《夜泊渭津》 羁旅赠别 晚唐 《全唐诗》卷 ６０１

２１ 许棠 《秋江霁望》 怀归 晚唐 《全唐诗》卷 ６０３

２２ 唐彦谦 《长陵》 怀古 晚唐 《全唐诗》卷 ６７１

２３ 吴融 《分水岭》 怀归 晚唐 《全唐诗》卷 ６８６

２４ 韦庄 《汧阳间》 写景 晚唐 《全唐诗》卷 ６９９

２５ 谭用之 《渭城春晚》 写景 晚唐 《全唐诗》卷 ７６４

２６ 崔仲容 《赠歌姬》 音乐 晚唐 《全唐诗》卷 ８０１

　 　 《渭城少年行》属乐府诗，《全唐诗》卷 ２４、《乐
府诗集》卷 ６６ 即收此诗于杂曲歌辞下。 但用此题

创作者，仅崔颢一人一诗。 《乐府诗集》卷 ６６ 鲍照

《结客少年场行》下之解题文字曰：“《后汉书》曰：
‘祭遵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人。’曹植《结客篇》曰：
‘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 《乐府解题》曰：‘《结
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 《广
题》曰：‘汉长安少年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

弹，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杀文吏。 尹赏为长安

令，尽捕之。 长安中为之歌曰：“何处求子死，桓东

少年场。 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 按结客少年

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
作此曲也。’” ［１１］９４８此篇之后，则有《少年乐》《少年

行》《汉宫少年行》《长乐少年行》《长安少年行》《邯
郸少年行》等题之作。 观此类作品，主题大略相近，
因此很可能《结客少年场行》后诸题之作，其题目皆

由《结客少年场行》衍生而来。 其中的《少年行》多
表现游侠少年的慷慨豪迈与放荡不羁，王维的《少
年行三首》与李白的《少年行三首》可为代表。 在

“少年行”之前冠以地名，则以梁代何逊的《长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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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为最早，其后陈代沈炯有 １ 首、晚唐李廓有 １０
首。 崔颢《渭城少年行》之题名，可能受何逊的影

响。 不过，与何、沈之作相较，崔诗之内容则要丰富

得多。 一是崔颢以《渭城少年行》为题，虽不取“长
安”，但其所用之“渭城”的地域范围，是一个包含秦

之咸阳与汉唐长安在内的大“渭城”，故诗中的景

观，既有棠梨宫、葡萄馆，也有长安道、曲江边；既有

渭桥与章台，也有下杜与金市。 二是其以秦地行人

春日思归切入，通过行人的眼光展开铺叙，描绘了渭

城春日的优美景色、繁华景象以及五陵少年探丸走

马、贵里豪家沉沉歌舞、帝城章台筝瑟娱客、青楼倡

家春风卖笑等都市生活场景。 三是诗中活动的人

物，以五陵少年为主体，突出其斗鸡走马、鸣鞭挟弹、
流连倡家、出入青楼的放荡不羁与飞扬跋扈，可谓

“写尽当年渭城豪侈冶游情景” （周珽《唐诗选脉会

通评林》评语）。 从主题来看，崔颢此作显然承袭了

自《结客少年场行》以及《少年行》等乐府古题之本

旨，但他将“渭城”作为五陵侠少的活动背景，并创

制《渭城少年行》之乐府诗题。 无论是就唐人乐府

创作而言，还是从渭城意象进入唐诗歌咏之历史来

看，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崔颢此诗虽获得“轻飏婉媚，如游丝袅

絮”（邢昉《唐风定》）的褒评，但从对后世的影响而

论，却不能不让步于王维的《渭城曲》。 王之《渭城

曲》，本题当作《送元二使安西》③，据题可知此乃送

别之作，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 中将其题作 《赠

别》，或即因其内容而简称之。 正是王维此诗的出

现，奠定了“渭城”在唐代西出阳关诗路赠别乃至整

个古代诗歌赠别送行之作中的经典地位。
赠别送行，是唐人诗歌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严

羽曾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

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１２］ 而唐诗中的赠别送

行名篇亦多不胜数，但论后世影响之深远，则又推王

维之《送元二使安西》为首。 从现存文献看，王维此

作当时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当与其被

诸管弦、广为传唱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传唱自盛

唐始一直赓续不绝，于是“渭城”作为一个诗歌意

象，也经由对《渭城曲》的不断传唱以及与之相关联

的诗歌创作，成为一个古代诗歌入乐传唱的经典。
关于《渭城曲》的历代传唱情况，王兆鹏《千年一曲

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
一文已有详尽的勾稽与阐述［１３］ 。 这里仅在王文的

基础上，就唐、宋两代有关《渭城曲》传唱活动中一

些重要现象对诗歌意象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略

作申说阐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王维诗配乐演唱

后，《渭城曲》又或称作《阳关曲》，而二者实同曲之

异名，因而以下凡论及后世诗文涉及《阳关曲》者，
皆同《渭城曲》视之。

首先，王维此诗入乐谱曲后的传唱与社会影响

值得注意。 唐诗入乐而被演唱，在唐代较为寻常。
《集异记》所载王昌龄、王之涣、高适“旗亭画壁”故
事，作为诗歌传唱之掌故，人所共知；诗人李贺，则因

长于歌篇，所为“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
不讽诵” ［１４］ 。 但是，像王维这首诗配乐之后受到不

同阶层的喜爱，及至后世仍在不断地传唱，且引发丰

富多样的传唱效应，则是空前绝后的。 其中的原因，
很可能与此诗所配乐曲之精妙及名家演唱的艺术效

果不无关系，而这两者也是紧密相连的。
王维此诗何时、何人配乐今已难以详考，唐人笔

记小说中仅略有所及。 成书于晚唐文宗大和年间的

《大唐传载》曾称：“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
元中，皆有才学盛名。 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

舞。” ［１５］８９１而大约同时的《明皇杂录》中亦有相似

记录，只是文字略有差异：“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
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 彭年善舞，鹤
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 ［１５］９６２二

书皆谓王维此诗在开元中已被宫廷著名歌手演唱，
只是《大唐传载》仅称《渭城曲》是鹤年最拿手的演

唱歌曲，《明皇杂录》则谓龟年、鹤年兄弟不仅为当

时备受玄宗顾遇的著名歌手，似乎还是《渭城曲》的
制曲者。 如此看来，王维此诗很可能在开元中即受

到宫廷乐工的青睐与关注，配乐后即在宫中演唱。
从“妙制《渭川》”来看，则很有可能《渭城曲》即为

龟年、鹤年兄弟所作，或为其中之一④。 很可能由于

此诗配乐精美动人，又兼有宫廷著名乐工的演唱，故
其自开元之后，一直是宫廷乐工的保留演唱曲。

《卢氏杂说》中说：“歌曲之妙，其来久矣。 元和

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 ……刘尚书

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

作旧声。 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⑤

而刘之《与歌者何戡》诗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

天乐不胜情。 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

城。” ［１６］７６８ 米嘉荣、何戡、陈不嫌三人，既为 “国

乐”，米嘉荣且为“三朝供奉”，而何戡复能唱《渭

城》，可知此曲在晚唐仍为宫廷歌手所传唱⑥。 可能

因宫廷“国手”名家的传唱，《渭城曲》在社会上也广

为传播。 中唐文人中，除刘禹锡外，白居易在诗中多

次提到听唱《渭城》之事，如《南园小试乐》：“小园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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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花初发，新乐铮 教欲成。 红萼紫房皆手植，苍头

碧玉尽家生。 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 《渭

城》。 不饮一杯听一曲，将何安慰老心情？”《和梦得

冬日晨兴》：“漏传初五点，鸡报第三声。 帐下从容

起，窗间昽 明。 照书灯未灭，暖酒火重生。 理曲弦

歌动，先闻唱《渭城》。” 《对酒五首》其四：“百岁无

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 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

《阳关》第四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市井小民

亦颇喜传唱此歌曲。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

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兴

甚早。 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
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 欣然持镪而去。 后过

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 谓其逝矣。 及呼，
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 曰：“本流既

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

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１５］７９４

其次，此诗的传唱构建并确立了一个长安西行

赠别的诗歌意象经典。 如前所说，王维此诗原题为

《送元二使安西》，但是经由入乐配曲演唱，在后世

的流传中，其原题则被曲名所取代，后世著录，亦多

改此诗名为《渭城曲》或《阳关曲》。 《乐府诗集》卷
八十“近代曲辞” 《渭城曲》下即谓：“《渭城》一曰

《阳关》，王维之所作也。 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

被于歌。 刘禹锡《与歌者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
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对酒诗》云：‘相逢且莫

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阳关第四声，即‘劝君更

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 《渭城》 《阳关》之
名，盖因辞云。” ［１１］１１３９清人赵殿成注王维诗，于此

诗下也注云：“成按：《诗人玉屑》以此诗为折腰体，
谓中失粘而意不断也。 唐人歌入乐府，以为送别之

曲。 至阳关句，反复歌之，谓之《阳关三叠》，亦谓之

《渭城曲》。 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
‘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注云：‘沈有讴者，善唱

阳关无故人词。’又《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
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

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刘禹锡《与歌者》诗云：
‘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渭城》、《阳
关》之名，盖因诗中辞云。’” ［１７］

显然，诗在配乐传唱过程中，“渭城”与“阳关”
这两个地名作为歌曲的亮点而受到关注，正所谓歌

曲之命名，“盖因诗中辞云”也。 而就诗歌来说，也
正是这两个地名，使此诗作为送别之作具有了独特

的意味。 这是因为“渭城”在这里不仅代表着京城

长安，同时也代表着故乡，阳关则意味着遥远的边

塞。 在汉代，阳关是中原与西域的分界线。 《汉书·
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通……东则接汉，阸以

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６］３８７１在唐代，“阳关”也
往往是塞外的标志性地名符号，出阳关则意味着道途

的荒凉、征行的孤独与别离的忧愁。 如岑参的《岁暮

碛外寄元 》：“西风传戍鼓，南望见前军。 沙碛人愁

月，山城犬吠云。 别家逢逼岁，出塞独离群。 发到阳

关白，书今远报君。”［１８］崔湜《折杨柳》云：“二月风光
半，三边戍不还。 年华妾自惜，杨柳为君攀。 落絮缘

衫袖，垂柳拂髻鬟。 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 ［１０］６１

唐人写及西出阳关、远赴西域的别离之作甚多，但唯

有王维此诗，成为表现西行别离之情的经典。 王维

此诗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渲染了渭城送别的特有氛

围，而且情深意厚、含蓄蕴藉，将别离之际道不尽的

深情寄于言外。 诚如明人李东阳所说：“王摩诘‘阳
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 此辞一出，一时

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 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
殆不能出其意之外。 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 ［１９］

此外，诗中所描写的渭城朝雨、客舍柳色的环境

氛围，又与诗人创造性地将唐人灞桥折柳的意象融

入西行别离情境不无关系。 宋人程大昌云：“汉世，
凡东出函、潼，必自覇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为别

也。 李白词曰：‘年年柳色，覇陵伤别’也。 王维之

诗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

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盖援覇桥折柳事而致之

渭城也。 渭城者，咸阳县之东境也。 唐世多事西域，
故行役之极乎西境者，以出阳关为言也。 既渡渭以

及渭城，则夫西北向而趣玉门、阳关者，皆由此始。
故维诗随地纪别而曰渭城、阳关，其实用覇桥折柳故

事也。” ［２０］但也正由于王维此诗移“灞柳折别”故事
于“渭城”，营造别离之氛围，唐代西行赠别经典的

建构才得以确立，而“渭城”“阳关”也成为西行出塞

之路的标志性景观意象。
最后，此诗在唐代配乐传唱过程中，因传唱附带

产生的故事与人物也值得注意。 比如《刘宾客嘉话

录》中所记长安邑里鬻饼者，以及宫廷乐工米嘉荣、
何戡等，在后来围绕此诗与乐曲的传播活动中，也都

成为富有意味的传播符号，为后来诗人相关的创作

增添了富有趣味的素材。

三、“骊歌”：赠别意象的经典化与
《阳关图》之意味

　 　 由于《渭城曲》自盛唐以后百余年的传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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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宋以后，其在宋人的文化生活中仍然有着持久的

影响。 一方面，《渭城曲》在宋代社会各阶层仍广为

传唱；另一方面，王维的原始诗歌文本，作为赠别经

典，同样备受文人的青睐。 伴随着歌曲的广泛传唱，
《渭城曲》及其诗歌文本，在宋人的社交生活、诗歌

创作以及艺术活动等方面形成多样的传播面相与效

应。 而宋代文人以不同艺术形式对《渭城曲》进行

的多种回应，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曲》及其诗歌文

本的文化蕴含。 《渭城曲》的传唱，不仅丰富着文人

的日常生活，刺激着他们的创作兴趣，而且激发了他

们的艺术思维活动，启发了他们对送别空间的想象

与联想。 正是由于宋代文人的相关艺术创作活动，
《渭城曲》无论作为歌曲还是诗歌，其意趣也进一步

深化。 于是，经由唐、宋两代文人前后相继的艺术创

作，《送元二使安西》最终被形塑为赠别诗的经典，
《渭城曲》也因不断传唱而成为古代“骊歌”之绝唱。

《送元二使安西》对宋代文人的影响，首先还是

缘于作为歌曲的《渭城曲》的传唱。 有关《渭城曲》
在宋代的传唱情况，宋代文人的诗、词、笔记等作品

中，都有所涉及⑦。 我们可以从宋人刘攽的故事感

受《渭城曲》当时的社会影响与文人对此曲的赏爱。
范公偁《过庭录》曾记刘攽轶事云：“刘原父知长安，
妓有茶娇者，以色慧称。 原父惑之，事传一时。 原父

被召造朝，茶远送之，原父为夜宴痛饮，有别诗曰：
‘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 唱尽一杯

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至阙，永叔直出道者院

去城四十五里迓原父。 原父适病酒未起。 永叔曰：
‘何故未起？’原父曰：‘自长安路中，亲识留饮，颇为

酒病。’永叔戏之曰：‘原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

病人多矣。’” ［２１］刘攽离别长安时，所宠歌妓送别所

唱即为《渭城曲》，而刘攽亦以“白玉佳人唱渭城”的
赠别诗句，留下了宋代文人与《渭城曲》的一段颇有

趣味的故事。
宋代文人不仅喜听《渭城曲》，而且能唱《渭城

曲》。 强至《陆君置酒为予唱〈阳关〉即席有作》即有

句云：“故人幽怨几时尽，至今愁杀《阳关》声。 陆君

酒酣喜自唱，坐上客泪俄纵横。”⑧韩维《归许道中

二首》其一亦有句曰：“京洛风尘久客情，暂由归路

眼中明。 最怜杨柳青青色，徐策征骖唱《渭城》。”⑨

不仅如此，宋代文人对于“阳关三叠”的演唱方法亦

甚有兴趣。 苏轼曾说：“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
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 皆非是。 或

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 余在密

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

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
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 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
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
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
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

矣。” ［２２］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平日对《渭城曲》的关注

与喜爱。
不过，从诗歌中“渭城”意象的经典化过程来

看，宋代文人在文学与艺术创作层面对于《渭城曲》
主题流向与深化的贡献，更值得关注。 而这可以从

宋人与《渭城曲》相关的诗歌创作、绘画艺术及连带

的唱和之作来考察。
从宋人相关的诗歌创作来看，由于《渭城曲》的

广泛传播，《渭城曲》及与之相关的“渭城”一词，也
成为宋人诗歌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符号。 王维的

《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原本为赠别送行之作，但在

配乐而以《渭城曲》的形式传播后，其音乐性已对赠

别的主题造成一定程度的掩蔽。 中唐时白居易所作

三首与《渭城曲》相关的诗歌抒发的主要是诗人欣

赏音乐时的愉悦与快慰之情，刘禹锡的《与歌者何

戡》也重在表现他长期遭贬而重返京城后再闻《渭
城》“天乐”的沧桑之感，所以，王兆鹏在分析《渭城

曲》在唐五代的流传与传唱时说：“唐五代人熟知的

是乐歌名曲《渭城曲》，而不是近体绝句诗《送元二

使安西》。” ［１３］与唐人不同，宋人相关的诗歌创作则

再次激活了原诗的别离之意。 他们在诗歌中运用

“渭城”或“阳关”入诗时，多将其作为抒写送别之情

的标志意象，如以下几首诗⑩：
　 　 东风未晓放船行，卧唱《阳关》出渭城。 老

去与人浑惜别，不知何处可忘情。 （晁冲之《送

韩温父》）
正有寻梅约，今朝此见梅。 小停剡溪棹，更

尽渭城杯。 人物良堪惜，山川会复来。 前村风

雪夜，归意莫生埃。 （陈杰《江头闲行送去客》）
客子明朝早问程，尊前今夜若为情。 使君

亦恐伤离别，不使佳人唱《渭城》。 （戴复古《李

敷文酌别席上口占》）
还有一些诗人，则是以“渭城”作为具有符号性

意象来烘托诗人的情感。 如李复的《白沙驿在归州

东江南岸》：
　 　 转侧下层巅，江流出断壖。 寒云生古戍，野
店引山泉。 雨暗疏茅湿，堂危倒石悬。 去程无

限险，心落渭城边。

又如刘敞的《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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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几人歌渭城，流传江浦是新声。 柳色

青青人送别，可怜今古不胜情。

词人的创作情况，也大抵如是。 如叶梦得的

《醉蓬莱》：
　 　 问东风何事，断送残红，便拼归去。 牢落征

途，笑行人羁旅。 一曲《阳关》，断云残蔼，做渭

城朝雨。 欲寄离愁，绿阴千啭，黄鹂空语。 遥想

湖边，浪摇空翠，弦管风高，乱花飞絮。 曲水流

觞，有山公行处。 翠袖朱阑，故人应也，弄画船

烟涌。 会写相思，尊前为我，重翻新句。［２３］

因此可以说，宋人的诗词创作，不仅继承了王维

原诗的主题意向，而且激活了该诗在《渭城曲》传唱

过程中一度曾被音乐所掩蔽的赠别意涵，并确立了

其抒写别情所具有的符号意象特征。
此外，宋代文人在诗词中运用“渭城”意象时，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象的情感浓度，不仅突出其抒

写别情的意义指向，而且注入了浓厚的凄凉与悲伤

的色彩，从而把王维原诗蕴藉含蓄的情感表现转化

为浓墨重彩的深情抒发。 如以下数作：
　 　 凭君莫唱 《阳关曲》，自觉年来不能悲。
（韩维《同邻几、原甫谒挺之》）

离愁自堆积，辄莫唱《阳关》。 （郭祥正《螺

川送别王公济朝奉还台》）
《阳关》 一曲悲红袖，巫峡千波怨画桡。

（黄庭坚《送曹黔南口号》）
一曲 《阳关》 双别泪，百壶清酒两邀头。

（洪朋《代饯无为马使君口号》）
休唱 《阳关》 催别酒，春情离恨总悠悠。

（江端本《梦中作》）
萧寺试来携手处， 《阳关》 已作断肠声。

（孙觌《嘉会饮饯爱姬大恸而别》）
三迭凄凉渭城曲，数枝闲淡阆中花。 （陆

游《阆中作》）
如果说宋人的诗、词创作使王维诗歌中“渭城”

意象的意义指向不断稳固化、情感的分量不断强化，
那么宋代画家《阳关图》的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的

题画诗，则进一步深化了王维原诗的赠别主题，拓展

了“渭城”的意义空间。 宋代诗、画艺术的交流与碰

撞，使王维原诗中的“渭城”意象获得了新的发展。
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李公麟的《阳关图》。

李公麟是北宋声名甚著的画家与诗人。 《宋

史》本传称：“（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
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其款

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 ……雅善画，自作

《山庄图》，为世宝。 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

之、张僧繇之亚。” ［２４］ 《宣和画谱》中对李公麟的绘

画艺术褒赞有加，谓其“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
人望而知其为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
舆、皁隶。 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大小善恶，与夫

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 非若世

俗画工，混为一律。 贵贱妍丑，止以肥红瘦黑分

之” ［２５］１３０。 书中称其绘画大抵“以立意为先，布置

缘饰为次。 其成染精致，俗公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

处，则终不近也” ［２５］１３１，并记录当时御府所藏其

１０７ 幅画之名称，《阳关图》亦在其中。 所惜者，《阳
关图》之真迹今已难觅，所画内容不能亲眼目睹。
所幸者，有时人张舜民所作《京兆安汾叟赴临洮幕

府南舒李君自画〈阳关图〉并诗以送行浮休居士为

继其后》一诗存世，而据其诗之描述，公麟所绘之

《阳关图》约略可得其仿佛。 张诗云：
　 　 古人送人赠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画。 自写

阳关万里情，奉送安西从辟者。 澄心古纸白如

银，笔墨轻清意潇洒。 短亭离筵列歌舞，亭下喧

喧簇车马。 溪边一叟静垂纶，桥畔俄逢两负薪。
掣臂苍鹰随猎犬，耸耳 驴扶只轮。 长安陌上

多豪侠，正值春风二三月。 分明朝雨浥轻尘，客
舍青青柳色新。 主人举杯苦劝客，道是西征无

故人。 殷勤一曲歌未阕，歌者背泪沾罗巾。 酒

阑童仆各辞亲，结束韬縢意气振。 稚子牵衣老

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 惟有溪边钓鱼叟，寂寂

投竿如不闻。 李君此画何容易，画出鱼樵有深

意。 为道人间离别人，若个不因名与利。 红莲

幕府尽奇才，家尽南山紫翠堆。 烜赫朱门当巷

陌，潺湲流水绕亭台。 当轩怪石人稀见，夹道长

松手自栽。 静锁园林莺对语，密穿堂户燕惊回。
试问主人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开。 歌舞教成

头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 西山东国不我与，造
父王良安在哉。 已卜买田箕岭下，更看筑室颍

河隈。 凭君传语王摩诘，画个陶潜归去来。

由张诗中的描述可知，李公麟的《阳关图》从主

题、人物、空间场景等多个方面对王维原诗做了创造

性的发挥与展衍，描绘了一幅比王维诗歌所写内容

更为丰富的渭城送别图画。 其中的画面、人物设计

都对王维原诗的赠别主题作了生发与改造，表达了

画家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独特思考。 也可以说，作
为画家的李公麟，借助王维诗歌中渭城赠别的曲蘖，
利用《阳关图》这一画作，重新酿出了自己关于人生

别离意义的“新酒”，从而也为王维诗中“渭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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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了新的蕴含。 其中之意，张舜民可谓深有所会，
故在诗中揭示说：“李君此画何容易，画出鱼樵有深

意。 为道人间离别人，若个不因名与利。” 《宣和画

谱》也说：“公麟作《阳关图》，以离别惨恨为人之常

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闻其意。 其

他种种类此，惟览者得之。” ［２３］１３１王兆鹏对此有更

细致的分析，详见其《〈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
的图画传播》一文，此不赘引。

如果单纯从送别场景也即“渭城”这一空间意

象来看，李公麟的《阳关图》无疑是对王维诗歌的重

大改造，大大丰富了王维诗中的“渭城”空间意涵。
不过，李公麟《阳关图》中还有一个问题少有人注意

到，即此画之画题与其内容的关系。 佚名《复斋漫

录》曾有这样的议论：
　 　 《送元二安西》绝句云：“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李伯时取以为画，谓之《阳关图》。 予

尝以为失。 按《汉书》：“阳关去长安二千五百

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门三十里，特是渭城耳。
今有渭城馆在焉。 据其所画，当谓之《渭城图》
可也。 东坡《题阳关图诗》：“龙眠独识殷勤处，
画出阳关意外声。”皆承其失耳。 山谷题此图

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然则

详味山谷诗意，谓之《渭城图》宜矣。［２６］

从张舜民诗歌中对李公麟《阳关图》画作内容

的描述看，画面所描绘的空间场景的确是“渭城”而
非“阳关”，但李公麟为何不将其画作命名《渭城图》
而题作《阳关图》呢？ 胡仔是这样解释的：

　 　 苕溪渔隐曰：“右丞此绝句，近世人又歌入

《小秦王》，更名《阳关》，用诗中语也。 旧本《兰

畹集》载寇莱公《阳关引》，其语豪壮，送别之

曲，当为第一。 亦以此绝句填入。 词云：‘塞草

烟光阔，渭水波声咽。 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

发。 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 动黯然，知有后

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 叹人生最难

欢聚易离别。 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 念

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２６］

他认为题作《阳关图》，是受到流行《阳关曲》的
影响，而《阳关曲》之名，又源于诗中之语。 不过这

样解释，或许有点简单化了。 其实，画题与画中场景

“渭城”之间的矛盾，也许正是画家别有用心处，两
者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使画作更具有耐人咀嚼

的意味。 人生何处无离别，何处离别不感伤，但“渭
城”之离别，正在于它要西行阳关之外，这样，“阳

关”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这或许正是

《阳关图》突出渭城别离之意的独特之处。 所以，黄
庭坚才说：“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 想

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 ［２７］ 苏轼也说：
“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 ［２８］黄庭坚诗

中所说的“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或
许正是苏轼所说的“阳关意外声”。

自中唐以降，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赠别

之作，历经唐、宋两代的接受与传播，逐渐成为送别

诗的经典。 在这一过程中，“渭城”与“阳关”始终是

此诗最为抢眼的两个焦点。 尤其是其中的“渭城”，
作为西行出发的送别之地，经过众多诗人与艺术家

的接受与再创造，逐渐发展成为别离的经典意象。
而因“渭城”与“阳关”在王诗中所具有的呼应关系，
人们也顺理成章由此展开了长安西行塞外的想象，
“渭城”作为别离意象的特殊性也因此得以确立。
近年来，唐人行旅与诗歌的关系备受关注，“唐诗之

路”研究因而成为唐诗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如果从

这一角度看，“渭城”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

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别离诗歌意象。

注释

①战国时苏秦说秦惠王即称：“秦四塞之国，披山带河，东有关河，西
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汉初刘敬劝刘邦都关中，
张良亦说刘邦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

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诸侯安定，河渭

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此所谓金城千

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分别见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

传》、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２４２、２０４３—
２０４４ 页。 ②自汉以降至唐前，诗歌中写及“渭城”者，仅梁吴均《和萧

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其一这一首诗。 诗云：“贱妾思不堪，采桑渭

城南。 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篸。 花舞依长簿，蛾飞爱绿潭。 无由报

君信，流涕向春蚕。”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中），中华书

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７４５ 页。 ③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即作《送元二

使安西》，并于题下注云：“《诗人玉屑》作《赠别》，《乐府诗集》作《渭
城曲》。”见《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２６３ 页。
《全唐诗》亦作《渭城曲》。 按，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例略》称，其所

见王维诗集“惟须溪评本为最善”，故“是编十四卷以前之诗，皆须溪

本所有者，虽颇亦间杂他人之作，然概不敢损益”。 见《王右丞集笺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 可知王维此诗宋本原题应作《送
元二使安西》。 ④不过，“制”之义甚广，既有制作、制造、裁制的意

思，亦有“式样”之义。 故“妙制渭川”，亦可理解为龟年、鹤年兄弟唱

《渭城》，是天下唱此曲之楷式。 据薛用弱《集异记》载王维“性娴音

律，妙能琵琶”；其科举中第后又曾为太乐丞，故《送元二使安西》之
入乐，亦不排除王维自制曲之可能。 设如此，则《送元二使安西》之

配乐传唱，应始自王维本人。 ⑤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中华书

局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１５５１ 页。 ⑥《与歌者何戡》诗，《刘禹锡全集编年校

注》系作年为刘禹锡大和二年初返长安时。 ⑦关于宋人唱《渭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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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杨晓霭曾有讨论。 据杨考，《全宋诗》中有《渭城》或《阳关》曲
名出现的诗作近 ５０ 首，《全宋词》出现的相关的词作 １３０ 多阕。 见

杨晓霭《宋代声诗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６４—７５ 页。 ⑧强至

《祠部集》卷三，清武英殿聚珍版藏书本。 ⑨韩维《南阳集》卷十二，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⑩下所引晁冲之、陈
杰、戴复古诗，分别见《晁具茨诗集》卷七，清海山仙馆丛书本；《自堂

存稿》卷二，豫章丛本；《石屏诗集》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景明弘治刻

本。 李复《潏水集》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敞《公是

集》卷二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下

引韩维、郭祥正、黄庭坚、洪鹏、江端本、孙觌、陆游诗句，分别见韩维

《南阳集》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郭祥

正《青山集》卷二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琳、李勇先、王荣贵

校点《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十一》，四川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１１３ 页；清四库全书本；洪鹏《洪龟父集》卷下，清文

渊阁四库全书本；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四十六，日本元和七年

活字印本；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４８ 页。 据王兆

鹏《〈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的图画传播》一文，宋代有六位画

家曾有《阳关图》之画作。 分别是北宋的李公麟、谢蕴文、修师以及

南宋的僧梵隆、刘松年和李嵩。 该文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２０１１ 年

第 ２ 期。 又，宋人方岳《深雪偶谈》又尝谓：“渭城朝雨裛轻尘，客舍

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此摩诘《送元二

使安西》诗也。 世传《阳关图》亦摩诘手，遂称二妙。”如是，则在宋人

之前，王维亦曾有《阳关图》画作。 张舜民《画墁集》卷一，清知不

足斋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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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ａｔｉ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ｙｒ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Ｌｉ Ｇｏｎｇｌｉｎ’ｓ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
ｉｎｇ ｏｆ “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
Ｐａｓｓ． Ａｎｄ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ｉｃ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ｅ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ｕｓ，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ｗ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ｃｏｎｉｃ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ｗａ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Ａ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Ｓｏｎｇ ｆｏｒ Ｙｕａｎｅｒ ｔｏ Ａｎｘｉ； Ａ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Ｓｏｎｇ ｉｎ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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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